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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米勒的图表：伊斯兰教、查案审判与最终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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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告知：“上帝引导威廉·米勒的思想关注预言,并赐给他关于«启示录»的大光.”米勒由于其成长的历史背景所限,未能理解«启示录»第十二、十三、十六、十七和十八章中的“大光”,因为这些章节指出了预言中诸王国的作为,而从他的历史视角,他无法看见这些.
赐给米勒的有关«启示录»的亮光,是关于教会、印与号筒的;而呈现在哈巴谷的两块版上的,正是最后的三个号筒,也就是被称为“三样祸灾”的部分.赐给米勒在«启示录»中的那“大亮光”,涉及伊斯兰在圣经预言中的角色.然而,即便那“大亮光”也受限于他所处的历史处境.
亚西亚的七个教会,是基督教会在其七种形态中的历史,展现她一切的曲折与转变、所有的兴衰与患难,从使徒的日子直到世界的末了.七印是地上权势与君王针对教会所行之事的历史,以及神在同一时期对他子民的保守.七号是降临在地上,或罗马王国的七个特殊而沉重的审判的历史.七碗则是降在教皇罗马的末后的七个灾殃.与这些交织在一起的还有许多其他事件,如同支流般被编织其间,充盈了这条宏大的预言之河,直到这一切最终使我们归入永恒的海洋.
“在我看来,这就是约翰在«启示录»中的预言纲要.凡想要明白这本书的人,必须对上帝话语中其他部分有透彻的认识.这一预言中所用的象征和比喻,并非都在本书中得到解释,而必须在其他先知的书卷中寻得,并在圣经的其他经文中予以阐明.因此,很明显,上帝的安排是要人研究整体,方能对任何部分有清楚的认识.” 威廉·米勒,«米勒讲演集»,第2卷,第12讲,第178页.
请注意,米勒把“末后的七灾”理解为临到教皇罗马的七个审判.他不明白教皇罗马曾受过一个后来要得医治的致命伤.他将七号视为“关于七种特殊而严厉的审判临到地上或罗马帝国的一段历史”,却未能辨认异教罗马与教皇罗马这两个国度之间的区别.因此,他辨别前四号与后三号差异的能力就受到了限制.
米勒未能认识到,临到罗马的审判是上帝对强制守星期日的回应,因为米勒派在他们的历史中仍然在星期日敬拜.米勒在认定七号是对罗马的审判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但关于这些审判之所以临到的具体原因,以及前四号与后三号之间的区别,他的理解十分有限,甚至几乎不存在.在这种有限的视角下,受上帝之手指引的图表上仍然收录了关于伊斯兰“三祸”的那颗“宝石”,而且不应更动.
蒙光照的分辨力使一位“有智慧”的预言研读者认识到,神不仅感动了撰写圣经的圣徒,也掌管了翻译«钦定版圣经»之人的工作;祂还明确表示,祂在制作那两张神圣图表的过程中也施行了同样的神圣看顾.
米勒关于第五、第六与第七号（伊斯兰）的“明珠”,在末时光辉十倍,因为它指明了最后一次“午夜呼声”的主题.米勒派历史中“午夜呼声”的主题,是诸预言时期结束的日期,而在这个意义上,末时的“午夜呼声”信息（即第三样祸灾中的伊斯兰信息）,已由1844年10月22日这一天所预表.在米勒派历史中,那一天预表了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而1844年10月22日与星期日法令都被十字架所预表,十字架乃是基督凯旋进城的结束.
米勒关于第五、第六与第七号筒（伊斯兰）的“宝石”,在末后的日子里光辉十倍地闪耀,因为它表明了与末日改革运动主题相一致的伊斯兰,即第三样祸灾中的伊斯兰.因此,作为十四万四千人最后一次改革运动的主题,它已经被先前每一次改革运动的主题所预表：无论是基督改革运动中的“复活”主题、米勒派历史中的“预言时间”主题、大卫改革运动中的“上帝的约柜”主题,还是摩西改革运动中的“圣约”主题.
无论是十字架的事件、1844年10月22日这个日期,还是各类改革运动的主题,对当时那一代人来说,每一个日期和主题都是生死攸关的考验.米勒关于伊斯兰三个祸哉的“宝石”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考验,正如十童女比喻中的“油”所代表的那样.米勒在梦的开头,他的宝石明亮如日;到梦的末尾,它们“亮了十倍”.在米勒派的历史中,米勒的宝石好比煤油（灯油）,但今天那些宝石却是火箭燃料！
米勒派领会并正确地应用了第二祸中有关伊斯兰教的时间预言,这一预言已于1840年8月11日应验;但他们对第三祸（即第七号）的理解,并未看见第三祸将作为对圣经预言中第六个国度的审判而临到,因为他们连圣经预言中的第五个国度都没有看见,更不用说第六个了.然而,赐给米勒关于«启示录»的那道“大光”,将在末后的“半夜呼声”中发出明亮十倍的光.
哈巴谷的两块版上所呈现的真理,基本上都是已经在过去历史中应验的真理.这些图表是基于米勒在引导之下所汇集起来的时间预言,而所有那些时间预言到1844年都已结束.这些时间预言在末后的日子将更加明亮,因为人们会看到,它们今天与在米勒派历史中一样准确,但它们并不包含对末后日子的直接时间预测.然而,它们确实为其过去所代表的历史提供了那些历史将会重复的预言性预表,不过,藉着米勒的几颗珠宝,对未来的预测则被直接呈现出来.
自1844年开始的基督在天上圣所的工作,将一直持续,直到这工完成.二千三百日的预言,以及它所指明的洁净之工,仍然“正在应验之中”;正如怀爱伦姐妹就乌莱河与希底结河所说的那样,那预言在世界的末了有其应验.
“但以理从上帝所领受的亮光,乃是特别为这末后的日子而赐下的.他在乌莱河与底格里斯河——示拿地的大河——边所见的异象,如今正在应验之中;一切所预言的事都必快要成就.”«传道良言»,112页.
呈现在两张图表上的但以理书第七章和第八章的部分异象仍属未来,因为它们都指明了基督在圣所中的工作.然而,那两章中关于圣经预言诸王国的历史,以教皇罗马受致命伤而告终.“从山上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以及但以理书第二章的第八个王国,仍属未来.但与但以理书第二、七、八章相关并呈现在图表上的大部分内容都已经应验了.
基督在圣所中的事工,以及伊斯兰的第三祸,本质上是代表米勒派时代之后预言历史的两个主题.与这两个主题一道的,还有当把两幅图表合并成一条线时所预表的末日历史.这样做时,第一张图表所呈现的1843年的第一次失望,便在第二张图表上得到了纠正.它们合在一起,揭示并界定七雷的“隐藏历史”,而这“隐藏历史”如今正随着耶稣基督之启示的解封而被开启.
这段“隐秘的历史”奠基于“真理”,而这里的“真理”指的是将三个希伯来字母组合在一起所形成的“真理”一词.这个词由希伯来字母表的第一、第十三和最后一个字母构成,并且不仅表明耶稣是“真理”,也表明他是阿尔法与欧米伽.这段“隐秘的历史”以失望开始,以失望结束,中间则是叛逆,因为“十三”是一个代表叛逆的数字.
第一张图表所示的1843年,标明了第一次的失望以及等候时期的到来.等候时期引出半夜呼声信息的到来,在那里愚拙的童女的悖逆被显明出来.随后,半夜呼声的信息被传扬,直到最后一次的失望.半夜呼声的“隐藏的历史”在末后的日子里（一字不差地）被重复.
“我常被引到十个童女的比喻,其中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这个比喻已经并且将要一字不差地应验,因为它对这个时期有特别的应用;而且,正如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一样,它已经应验,并且将继续作为现代真理,直到时间的终结.”«Review and Herald»,1890年8月19日.
若理解正确,上述陈述表明,在末后的日子里,唯一有可能成为愚拙或聪明童女的,是那些身处一个曾经历失望的群体中的人.正是这场失望产生了等候的时期;而那则“已经并将要一字不差地应验”的比喻,乃是以这样的前提为基础：那从失望开始的等候时期,在童女们内部产生了影响.那场使“两个见证人”在城中的街上被杀,并使他们在死亡的山谷中化为枯干死骨的失望,发生在2020年7月18日.总体而言,复临运动并未涉及那次失望.甚至可以说,当“两个见证人”倒毙街头时,他们还为那次失败的预言而庆祝.“一字不差”就是“一字不差”.
在米勒派的历史中,从前的立约子民（新教）为1843年的失败预言（第一次失望）而庆祝;就在那时,新教徒越过了他们考验期的界限.这段考验时期始于1840年8月11日,当第二祸（伊斯兰）的时间预言应验时,启示录第十章的大能天使降临.新教徒在第一次失望时拒绝了预言的时间,因为那错误的预测给了他们不再寻求真理的借口.米勒派历史中所有路标的主题都是“时间预言”.
在2001年9月11日,启示录第十八章的天使在第三样祸（伊斯兰）的预言应验之时降临.末后的日子里所有的路标,其主题都是伊斯兰.第一次失望标志着对先前约民的一次洁净的结束,因为这使先前的约民得到了不再寻求真理的借口.于是,末后的“童女”的考验时期就开始了;因为随着那天使降临而开始的对先前约民的考验,在第一次失望时便告结束.因此,那些被称为童女之人的考验开始了,而这一考验的过程最终将显明这些童女是愚拙的还是聪明的.
第一次与最后一次失望之间的是“半夜呼声”的信息.对米勒派来说,半夜呼声信息的主题是“时间”;而在末后的日子里,半夜呼声信息的主题是“伊斯兰”.在米勒的梦里,他被一声呼喊唤醒,那时他的宝石比先前明亮十倍.图表上的宝石中,直接指认末时预言的,是伊斯兰和查案审判.因此,关于半夜呼声“信息”的考验,以及由查案审判所代表的“经历”的考验,并不是给先前的立约之民,而是给自称为末时童女的人.
当把两张图表合并时所产生的图示,指出了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失望的历史,并指出在“七雷”的“隐藏历史”正在发生之时,查案审判的最后工作正在完成.那最后的工作就是为十四万四千人盖印;它发生在但以理书第九章的“艰难时期”、在启示录第十一章所说列国发怒之时、在启示录第七章所说“按住四风”之时、在以赛亚书第二十七章所说“在东风之日止住暴风”之时,以及在对那“正要挣脱并将死亡与毁灭带给世界的愤怒之马”的约束之时.所有这些先知性的见证,都代表第三样祸中的伊斯兰教,正如神圣图表上所呈现的那样.
哈巴谷的两幅神圣图表中特别论及在图表出版时仍属未来的事件的三个主要要素是：给十四万四千人盖印、伊斯兰教,以及十个童女比喻的应验.这些图表指出一个关于“经历”和“信息”的试炼与盖印过程.愚拙的童女所必需的经历是“基督在你们里面,荣耀的盼望”,这代表着十四万四千人所体现的完全.
这奥秘从历世历代一直被隐藏,如今却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使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荣耀的丰富,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用各样的智慧劝戒各人、教导各人,为要使各人在基督耶稣里得以完全.歌罗西书 1:26-28.
这十四万四千人被描绘为从一种“被掳”中出来的一群人.启示录中直接呈现的被掳,是第十一章所描绘的在街上死了三天半.象征性死亡的这种被掳,代表着利未记二十六章的“七倍”;而这种被掳要求人显明悔改,正如但以理书第九章中的祷告所示.
当枯干的死骨得以复活时,他们立刻被高举为一面“旌旗”.在死亡之中,他们里面没有基督——荣耀的盼望.他们所必须的悔改的一部分,是承认自己曾与神行事相反,并且神也与他们行事相反.当他们满足预言所指明的要求时,基督就“忽然来到他的殿”,并且得着成为那随之被高举的旌旗之中一员所需要的“经历”.
当两张图表合在一起所呈现的“经历”,是由基督在天上圣所中的最后工作所成就的.那种“经历”由“mareh”异象来代表,即“外貌”的异象.所需要的“信息”是“chazon”异象,也就是关于预言历史的异象.那“信息”被界定为上帝即将临到这悖逆世界的审判之信息,而这审判是由“第三祸”中的伊斯兰所带来的.
1856年,主寻求在复临运动中完成对属灵耶路撒冷的重建.在1798年至1844年间,随着三位天使的到来,米勒派的殿已经建造在根基之上;这些根基在米勒的梦中被描绘为“宝石”,也由两幅应验了哈巴古书第二章的先锋图表（1843年与1850年）上的预言真理所体现.随后,祂带领祂的子民竖立起祂第七日安息日律法的城墙,并使他们回到古以色列的“古道”,以完成那“行走其上之街道”的工作.但是,这“古道”包含一条教义、一项预言,旨在考验并将他们分别出来.1863年,复临运动未能通过“七次”的考验,开始在老底嘉的旷野中漂流.
1844年10月22日预表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而在星期日法令之时,正如但以理所指出的,那由“在艰难时期完成街道和城墙”的四十九年所代表的工作将得以完成.
所以你要知道并明白：从颁布恢复并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之时,直到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又六十二个七;街道要重新建造,城墙也要重修,即便在艰难的时候.但以理书 9:25.
众先知彼此一致,而我们一直在研读的«早期著作»中的那段文字也指出了但以理书中的“艰难的时候”.
那时,当救恩的工作将近结束之际,患难要临到地上,列国发怒,但仍受抑制,不致阻止第三位天使的工作.那时,“晚雨”,也就是从主面前来的复兴,将要降临,赐能力,使第三位天使的呼声更为洪亮,并预备圣徒在末后的七大灾祸倾倒之时站立得住.«早期著作»,第85页.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只要那些自称持守真理的人仍在事奉撒但,他那地狱般的阴影就会遮断他们对上帝和天国的看见.他们会像那些失去了起初之爱的人一样.他们看不见永恒的实在.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在«撒迦利亚书»第三章和第四章,以及四章12至14节中有所描绘：“我又回答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借着两根金管从自己流出金油的,是什么呢？”他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些是什么吗？”我说：“不,主啊.”他说：“这是两位受膏者,站在全地之主旁边的.”
主满有一切的供应;他毫无缺乏.正是由于我们缺乏信心、属世、空洞轻浮的言谈和不信——并在我们的言谈中表现出来——黑暗的阴影才聚集在我们周围.基督并未在言语或品格上被显明为那位全然可爱、在万人中为至上的一位.当灵魂甘心自高自大、趋向虚妄时,主的灵对它所能做的就不多了.我们目光短浅,只看见阴影,却看不见那更远处的荣耀.天使正按住四风,那四风被描绘成一匹愤怒的马,正欲挣脱束缚,奔腾掠过全地,所到之处带来毁灭与死亡.
“我们岂可就在永恒世界的边缘沉睡吗？我们岂可迟钝、冷淡、死气沉沉吗？哦,巴不得我们的众教会中有上帝的灵与气息吹入祂的子民里面,使他们站立起来而活着.我们需要看明,这路是窄的,这门是狭的.但当我们经过这窄门时,它的宽广却是没有限量的.”«文稿汇编»卷20,217.




